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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年代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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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都將六十年代之死寫完了，從暑期開始到現在，寫了九個多月，十改其稿，
不斷的重寫，讓我發現寫作既辛苦，但是很有挑戰性，充滿無限可能的東西。 
 
這個故事叫六十年代之死，與我初時構想的一樣，想藉著在六十年代死去的男主
角洛仁，重生到九十年代的時候，如何發現他不可能活在新的年代，新的價值觀。
最後，他也要再死一次，方能擺脫那種反差帶來的痛苦與無助。洛仁的重生與死
亡，是希望能比較兩個年代的人，從而引人反思。到底以往香港的東西是否一定
要受淘汰，我們是否應該了解到有些東西我們應保留呢？ 
 
在構思這個故事的初期，我總是單從故事的發展著眼，反而很多時離開了自己想
要表達的主題以及情感。甚至看了金庸，不斷學他的寫法。特別在情節安排以及
人物心理描寫二者，尤其希望可以作為參考。可是金庸寫的是長篇小說，對於中
篇小說的六十年代之死，似乎不可以作為參考。而且在人物描寫方面，亦不可能
花太多篇幅，例如：寫人物的衣飾。所以最後我以洛仁為中心，集中講他的心情
以及看法。幸好也斯將我不斷修正在正確的軌道上。我實在沒有寫小說的經驗，
單憑信心與毅力，原來並不會寫得出好的小說。寫過小說，更深刻明白多看、多
寫的道理。 
 
在創作的過程之中，從敍事的手法、人物心理描寫和故事的結構，都有很深的體
會。特別我\以往那種假「意識流」寫法，想到甚麼就寫。說好聽是靈感不絶，
說實話就是亂寫一氣，完全不能緊扣主題。這種過份自由的寫法破壞了主線，而
且令全篇文章得不到應有的發揮。而且情節配合應該是故事發展的副主線，如果
過份自由敍事，没有一定的方向，主題會受到情節支配，不能顯現主題。 
 
緊扣主題的時候，必須將題材去蕪存菁，與主題無關的，盡量不要﹐以免影響作
品的情節。中學讀到葉紹鈞的〈以畫為喻〉，這次完全印證了。 
 
創作歷程之中，我發現每一個段落，甚至每個用字，都必須表現自己想說的主題。
初時雖然盡量扣緊主題，但是都被情節佔據了大部份的篇幅。後來不斷修正，與
也斯談及敍事角度等問題，才知道主題不一定從情節出\，可以從心理獨白等不
同方式表現。寫人物心理與敍寫情節很不同。描述心理的時候，以第一人稱比較
容易表達，而且可以省去不少没有用的枝節。 
 
對這篇的主人翁施洛仁，以第一人稱的表現方式處理，顯然更加集中。第一回是
月芳的片段式回憶。我自己很喜歡那一回，没有參考過甚麼書，只是覺得片段回
憶最能表達她的感情。後來再寫第二、三回的時候，初時以全知觀點去寫。發現
枝節太多，在有限的篇幅，根本不能處理得好。因此，我大膽將往後的回數，全
部以洛仁的第一人稱去寫。而且兩次運用了回憶的手法。首先，希望在故事結構
上取得平衡；另外，就是透過洛仁陰、陽兩次的回憶，讓洛仁自己去選擇，他回
憶之中最重要的部份。最近一回寫得很少，是因為對於婕平的死以及世界的改
變，洛仁都不願提太多。而且他們如何死，亦無需交代。 
 
這個故事顯然很少對白的存在。上年白先勇先生說到對話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
寫得不好，必定會破壞到全篇故事。而且對話寫得不好，没有可觀性。受到他的
影響，我在寫對話總是戰戰悚悚，於是我用心聲代替說話。例如第二回洛仁死後
後知道每個人的心聲，從而引起他的內疚、後悔，都是我刻意安排。另外特別寫
幾個鄰居的分別，例如：張先生的「唉…」，也是嘗試突出不同的性格。 
 
再一次感謝也斯抽很多時間幫我改文。見到他忙個不停，就會知道他很想放假去
玩，創作他的故事。很久以前，我就覺得這個世界越來越現實，人生存在世，越
來越没有意義。特別是新一代的青年，更不知快樂為何物。我想自己的創作可以
告訴別人，情感還是有它的價值。而且，現在的香港社會問題越來越複雜，很想
以文章記錄並反思這些現象。不知終此一生，可不可以做到這幾點？而這一又可
以表達幾多？還請各位多多指點。 
 
 
兆剛寫於零五年四月六日 
 
 
 
 
 
 
 
 
 
 
 
 
 
 
 
 
 
第一回  火紅年代 
 
「情不知所起，一往而深。」這種愛情啊，現在還有多少人會相信？ 
 
夜了，風有點冷，天空正下著毛毛細雨，熾熱的人群給冷靜下來。荃灣一幢舊唐
樓裡，一個女人倚著門後的雜物堆，全身顫抖，捲成一團。她的左手緊抓菜刀，
咬著下唇。警車駛過她的腦海。 
 
女子：「為什麼？為什麼會……？」她舉起滿是汗的手掌，擦去眼淚。她輕輕摸
著肚子的小生命，出神的回想。 
 
去年各天的黃昏也很冷，我們去德成大押「舉嘢」，舉洛仁的觀音玉吊墜。一進
店就見到一個囍字。我依靠著洛仁肩膀，聽著他說話。 
 
老闆冷冷的望着我們，見到玉墜之後，眼光閃過貪婪，裝作不屑一眼，左顧右盼，
喃喃自語。老闆冷冷的道：「這個十五蚊盡當。」我出奇的問：「甚麼是盡當呀？」
洛仁爭辯道：「這……當初買很貴的，二十個『大餅』好嗎？」老闆摸著玉，接
道：「買時貴，賣時賤。當定唔當？」 
 
洛仁默然。我脫下狐格衾，只有薄薄的毛衣。他呆了一呆，有即會意道：「押我
的吧。」我按著他的手說：「你擁著我就可以了。」我低下頭來，半响說不出話。 
 
車子駛進彌敦道，兩旁五光十色。我們四處張望，經過了周生生金行的大招牌。
大頭綠衣都沒有站岡。駿賢就坐在司機旁邊，抽著煙，我最怕那股濃烈的味道，
不斷的咳嗽。穿過了彌敦道，接近郊區了。我期待的生活，就好像在馬路的盡頭。 
 
唐樓的樓梯又窄又髒，燈光閃爍不定，我有點怕。老伯開門，一般奇怪的氣味，
一邊邊奇異的目光。那裏一共住了十多伙人。我們租了一間房。一張木床，一個
木櫃和一面盆，殘殘破破的。洛仁問我有沒有後悔，我笑說：「我不會後悔。」 
 
鄰居對我們很好，唯獨蔡老頭子不瞅不睬。他是個老頑固，討厭新思想。張太、
鄧太教我基本針線，還有如何小心奕奕地用火水爐燒飯，與四、五歲的小麗、展
鋒和志文做膠花。小朋友都叫我做梁姐姐。有時我會教小朋友認字，因為沒有太
多紙，所以我在樓梯間的牆上，刻了他們的名字和數字，他們用心記著，依樣葫
蘆在牆上畫著。我還刻了自己與洛仁的名字呢。 
 
洛仁每天早上送報，八點多開始在建築地盤搬運。他變得越來越粗壯、黑黑實實
的。有時他晚上還兼職校對工作。洛仁的收入不多，地盤工作薪金只有百多元，
加上膠花兼職以及其他，好景的時候都有二百元。減了房租以及平日的食用，已
用得七七八八。我學會燒飯，洛仁第一次吃，我倆哭了。就在那小小的房間裏，
我們互相擁抱。他擁著我時，我合著眼對他說：「你很快做人爸爸啦……」 
 
那個駿賢不時都會探我們，但我怕他帶洛仁去搞事。他是我們的舊同學，也是我
家工作的兒子。常常食煙仔，不務正業，好像一個流氓。媽媽每月托他送信給我，
信裏至少有三、四百元。可是洛仁比蔡老頭更頑固，不要別人可憐，要自力更生，
所以我私底下儲下來。加上平日節衣縮食，將錢都放在床下底以及櫃底。洛仁把
平日省得的「斗零」放在鐵盒裏。 
 
「名劇選播，《雷雨》，第一場……」，我們在唐樓住著，不用上學了，平日在家
中，總會與鄰居聽收音機。大家圍著聽言情小說，常常聽到哭哭啼啼。做一個家
庭主婦真的不容易。鄰居王太哭訴生了小孩子，日忙夜忙。可是丈夫疼小孩還多
過自己，將來……洛仁也會這樣嗎？ 
 
記得鄰居鄧生失業，沒有錢給志文交學費，三天的限期過了，被班主任「唱名」
催交，結果回家向母親哭訴。洛仁與我見志文平日用功讀書，很孝順，決定暫時
幫他出學費，待鄧生找到工作為止。誰知我們準備開口，各位鄰居都各自拿出自
己僅有的儲蓄拿出來，多多少少加起來都足以解鄧家燃眉之急，洛仁將全部「斗
零」以及部分薪金給了鄧家。後來我又私底下借了三百元給鄧太。 
 
肚子越來越大，鄰居開始教我怎樣照顧小孩。最小的小朋友嘉欣常常摸我的肚
子，說要做姊姊。 
「我覺得他在踢我呢。你說將來孩子改甚麼名字好呢？」 
洛仁想了半天，摸著我的肚子，道：「女孩子就叫素玉。男孩子……就叫全孝好
了。」 
 
前幾天晚飯時，洛仁頻頻笑著偷望我，很孩子氣，很久没見他那個樣子。收拾妳
碗筷，洛仁說：「我近來多做一份校對。」他從衣袋抽出右手，翻開手掌，是一
雙銀戒指。我掩著面，半响說不出話兒。望著他那右手，粗粗糙糙，與最初相識
時大不相同，我流下淚來，戒指也没有拿，想擁著他。可是我有一個大肚子。 
 
我背著身子拭淚，他擁著我，替我戴上戒指，說道：「這半年要你捱苦。咳咳……
戒指上刻了你與我的名字。」 
 
遠處火光不斷，呼喊聲此起彼落，大家都很擔心，暴動會不會來到我們所住的地
方。接連幾天，「土製菠蘿」炸死了幾個無辜的巿民。洛仁的英國建築公司地盤
更停止了工程。我們天天在家中聽著收音機，天天盼望和平，暴動卻越演越烈……
「暴動消息！暴動消息！各位巿民請注意！各地區都相繼發生暴動，請各…」
砰！玻璃窗被流氓投擲石頭弄碎了，摔壞了收音機。小麗哭了，王太在安撫她。
蔡老太在念佛經。 
 
王先生說：「這樣下去，他們遲早會走上來的…我們不如走吧……」 
砰！石頭又弄碎了一面窗。 
鄧太擁著志文哭道：「他們那麼多人，我們可以去那裡啊！」 
鄧先生先站出來，怒道：「我們這樣走出去，一定給那些流氓打死！你的太太你
的女兒點算！我們一定不可以離開這裡！」 
王先生神情沮喪，一臉無奈。其他人議論紛紛。 
洛仁接道：「我們一定要留下來！要保護老弱婦孺！離開這裡實死無生！」 
大家也點頭示意，可是没有好的主意。這時一個氣油彈打中露台，大家手忙腳亂
去弄熄。 
 
鄧先生大聲道：「橫死掂死，不如大家阻擋那些流氓上樓吧！」除了鄧太之外，
很多人都附和。洛仁道：「我去找其他層的人來！」 
 
我們各自回房收拾東西，外面很吵，家裡卻異常的沉靜。我呆呆的坐在床邊，眼
淚很容易流出來。洛仁轉過身，撫摸我的右頰，輕輕搖頭，身體微微顫抖。我們
默默望著對方。話到唇邊，大家一句話也說不出口。他輕輕擁我入懷。我的雙手
緊抓洛仁的肩膊。「我未必會有事的，芳……」他們叮囑婦女反鎖單位，不要出
來。然後他們守在樓梯之間，堆放雜物。我拿著菜刀在門後靠著，手在發抖，其
他人都躲在房裡。我聽著門外的叫喊。 
 
洛仁減道：「先扶受傷的上樓，下面頂得住無？」隠約聽見有人道：「二樓失手了…
不如…」下面砰砰隆隆，似乎雜物給人推開。聽見有人叫喊，說甚麼：「打倒白
皮狗！打倒資本主……」洛仁說：「依！係你！」有人喊了一聲，洛仁也慘叫一
聲：「你！」鐵閘轟轟隆隆作響。有人說：「走開！唔好阻住！」只聽見拳打腳踼
的聲音。又有人說：「老兄，幫手拖開這個死人？喂！」破碎的窗外傳來警訊，
在吵鬧之中，幾下槍聲顯得特別孤寂。 
 
「洛仁！」月芳大聲喊出來，籠罩著她的死寂，一下子散盡，只餘下迴盪的聲音
與天花燈泡在不斷閃爍著。 
 
月芳瘋也似的推開門後雜物，打開滿是膠貼的門。她眼前跪在地上的洛仁，胸口
插著小尖刀，捉緊鐵閘。她慢慢跪在洛仁面前，滿臉淚水。隔著生滿鐵锈的閘，
用温暖緊握洛仁冷冰的手。月芳的戒指碰到鐵閘，發出很淒冷的聲音。 
 
第二回  陰界廿年 
 
「望鄉台」是給亡靈遙望故鄉，哭拜辭別，投胎前了卻思鄉的地方。這裏四季如
一。十多年來，也有人天天都來這裏。他最後一次來了，在等一個人。他出神的
想，伸出手作勢擁抱，說：「我未必會有事的，芳……我萬想不到會有事的。我
現在就回來找你！」他黯然神傷地自言自語，回憶那時的自己…… 
 
我擁著月芳道：「我未必會有事的，芳……」我的心也在想：「一定不會有事的！」
大家都忙著堆放雜物，拿著刀、木棍、鐵桿等。呼喊聲很吵耳，吵得我甚麼也聽
不清楚。我守在三樓家門附近。下面有很多呼叫聲、也有人慘叫。在我身旁的王
先生，全身發抖。漸次聽到守下層的鄧先生的聲音：「向上退！準備倒油在樓梯！」
食油放在二樓和三樓，要是一樓失守，才會倒油防止暴徒上來。王先生牙關打振，
問道：「係係係……唔唔係…係，一樓失失失…失守了？」我點點頭，他垂頭喪
氣似的，低頭不語，緊握那支尖尖的鐵桿。 
 
我聽到很多跌落樓梯的聲音，但是也聽到鄧先生的慘叫聲。張先生和幾個人都上
來了，他們滿身都是血，張先生氣喘道：「鄧先生被打倒了，被人推了落樓梯……
唉…」我很想衝下去救他，但他們拉著我。我急問：「他們點上來的？」張先生
答道：「唉……起初他們不為意，胡亂衝上來，摔倒很多人。唉……接著他們就
好像發瘋一樣，踏著自己人上來。鄧生一個不留心就……唉…」 
 
接著有很多受傷的上來，卻不見鄧先生。我對張先生說：「先扶受傷的上樓吧！」
再大叫：「下面頂得住無呀？」王先生道：「二樓失守了……不如…」下面砰砰隆
隆，似乎雜物給人推開。流氓在叫：「打倒白皮狗！打倒資本主……」王先生拋
了鐵桿在地，然後自己跑了上樓。我將油倒在樓梯間。 
 
平日做地盤，練來的力氣都用來打走敵人。打倒了幾個人之後，有一張很熟悉的
臉龐來到我的臉前，那就是討厭的麥駿賢。我罵道：「係你！」他拿了滿臉血液
的鄧先生做人質，我一時拿不定主意，冷不提防給他插了一刀…… 
 
當我醒來的時候，我已經死了。我見到月芳和自己跪在閘前，被分隔開。大家都
默然無語，包括我自己。有個穿著古裝衫的人來到面前，他叫做子龍，一身武官
衣服，說閻王要召見我，現在帶我落地府。我說想多留一會，他就站在一邊，說
等我五分鐘，但告戒我，千萬不可以碰月芳的身體，會影響我的骨肉。我站在月
芳的身邊，她不知道，她哭得滿臉淚水。很多人回來了，膽小的王先生，坐在樓
梯，屈著身子在懺悔。啊！原來人死了，是可以知道別人在想甚麼呢！ 
 
月芳：「為什麼我這麼傻！我應該阻止他！我應該與他一齊守！我…應該…」 
鄧太：「沒有洛仁，我們全家都不知道怎樣了……點都要好好幫他照顧月芳…」 
志文：「洛仁哥哥！……嗚」 
張先生：「唉，大好青年……本來在自己家中，過些好日子，不是很好嗎？唉，
辛辛苦苦走出來，結果呢……唉。」 
王太：「月芳呀……人死不能復生。你們好地地在家，可能就不會發生這些事，
天意弄人，天意弄人。」 
張太：「……我可以說些甚麼呢？」 
王先生：「……為什麼我沒有勇氣……不過我仍然生存，是否膽小有好處，膽小
才活得長命一些？我寧可……」 
月芳：「洛仁，你不要死…我們還有很多夢想沒有實現的……」 
我：「月芳…你原諒我，我不知道會有事的！我是不是做錯了？我不應該帶你出
走我應該……」 
 
於是我跟子龍落陰間，那裏很荒涼，甚麼都沒有，我也好像沒有靈魂一樣。子龍
說這一帶是郊外，所以會比較荒蕪。子龍是一個熱血漢子，有點像鄧先生，但他
年青一點，我們很快變得投契。沿途我一直想著月芳，不知她會否過度傷心。我
變得好像張先生一樣，常常唉聲嘆氣。子龍說了很多不太好笑的笑話給我聽。後
來我才知道，他是一個不會說笑的人。 
 
來到陰間地府，又認識了嚴肅的老人家子服。他的鬍子、眉毛和頭髮都是花白色
的，眉宇間有一種威嚴，不過笑容很慈祥。衣衫用「羽扇綸巾」來形容就最適合
不過。初時見到他的時候，我以為他就閻王，還跪了下來。他淺笑，說：「請起」，
好像古代對話一樣。我還未開口，他就說給我知道，月芳有鄰居照料，母子平安，
沒有做傻事，還說她很堅強，他說話就是那麼令人信服，就好像真正的閻王一樣。 
 
在我眼中，這個代閻王根本比不上子服半分，可是我不敢在他面前這樣想。第一
次見他的時候，紫玉坐在他的右邊。閻王姓徐，他只不過是代閻王的判官，因為
祖蔭由北京調來廣東，升為代閻王，管理這一帶。他總是一身黑衣，鑲了金邊，
手袖兩旁繡了兩條龍。他雙眉粗大，身形粗壯，年紀是中年，一介武夫的樣子，
而且還是很好色的吧。他沒有子服的威嚴，不過卻有一副臭架子。我甚麼都不懂，
那時變得像王先生一樣，全身發抖，心裏只有不安與懷疑。子龍雖跟我算是好朋
友，但他一直刻意隱暪。有一次我想問的時候，他已立刻出言阻止，似乎他們可
以看穿我的心事，而我沒有這種能力。這樣，我更不知會有甚麼嚴刑在等待我。 
 
徐判官在威嚇我，說私奔是犯天條，故要拿下我親自審判。當時我心想，連上蒼
都定下那麼沒有道理的規條，而且很像是死罪呢！我死多一次不緊要，但會連累
月芳生前死後受苦，我越來越後悔那年一時衝動。徐判官跟我說，如果我不投胎，
幫他做事，就可以免下十八層地獄。除了對不起月芳和母親，沒有甚麼值得我留
戀。如果可以讓我見她們一面，留下來又何妨呢？於是我跟他說，希望與月芳重
聚，等她百年歸老。他一口答應我。 
 
自此最初的五年，我很努力辦事，要得到判官的歡心。雖然這裡没有朋友，但我
堅信自己可以捱下去。因為有了一個贖罪的機會，心情頓時安穏下來，希望自己
多點立功，盡量求判官減輕月芳的罪。過去不會「拍馬屁」的我，只好努力「學
習」。其他的鬼都是「馬屁精」，可能大家都有罪，所以要拍他馬屁吧。我要做編
史的工作，為判官寫他的政績。當然報喜不報憂啦。子龍、子服不拍馬屁，判官
來之前，他們已在這裡做事了，而且子龍似乎很討厭判官。 
 
我漸漸習慣了地府，習慣了寂寞，習慣了分別。以往覺得不能跟月芳一齊，是塵
世間最痛苦的事。可是冷靜下來，回想以前衝動的自己，也習慣了後悔。想到以
往的約定以及誓言，現在都是她的負擔，我想我錯了。如果回到過去，我會忍耐，
我們會父母回心轉意。 
 
幾次失意寂寞的時候，我都想到月芳，想補救、想贖罪。這些東西一直纏著我的
心，没有解開。没有人告訴我，我應該怎樣做。在這裡幾年，我磨練得没有衝動，
即使數次在望鄉台見到姓麥的，我都没有很大的憤恨。我最恨的還是自己。這些
想法令我變得孤獨寡言。直到紫玉最後一次與我談心事的時候…… 
 
 
 
 
 
 
 
 
 
 
 
 
 
 
 
 
 
 
 
第三回  似曾相識 
 
每天我都如常在望鄉台前守候，在陰間幾十年我學會了二胡，經常在那裏一邊拉
一邊想著月芳。記得小時候家貧，沒有機會接觸樂器。拉奏完後，紫玉在身後叫
我。這些年來，我已大約知道發生甚麼事，判官任納了紫玉為待女。本來，她與
子龍是一樣的。大家都沒有法子。這樣的情況已經維持十多年了。子龍總是敢怒
不敢言，子服始終沒有甚麼行動。紫玉已經很久沒有離開城郭出來散心了，前一
次見她已是一年前的事。別人不問，我絕少提自己的事。 
 
紫玉很堅強，她說她會等子龍。每次她總是細訴以前的事。談到子龍，形容他的
時候她總是眉飛色舞。可是談到現實，又愁容滿臉。她說她的子龍，我想我的月
芳。想到以往與她一起讀書，一起上學，一起私奔。我也從眉飛色舞變成愁容滿
臉。那是回憶的必然過程。大家都是這樣回憶，都是那樣的苦澀。 
 
紫玉忽然問起我的過去，我真傻！竟然全都告訴紫玉。她一邊聽著，聽到我們私
奔的過去，她的雙眼閃出從來沒有見過的光芒，就好像在黑夜的天空出現曙光。
那刻我知道自己又做錯了一件事……我急忙改變她的想法，說私奔如何不好，我
如何後悔。紫玉沒有聽見。我知道她要奔向曙光，給它的神聖包圍著，有多大的
危險都不會理會，就好像我當年一樣。 
 
於是我很認真的跟她說：「你不要想太多了，私奔不是最好的辦法，我們再想其
他的吧！」 
紫玉笑說：「那麼有更好的辦法嗎？子龍、子服都沒有想過這個辦法啊。」 
我略帶嚴肅的追問：「你們可以去那裏！如何避過天界的法眼呢？不要傻了。」 
紫玉悽然道：「但……但是我真的很想離開這裏……我不再這樣折磨子龍。」 
我厲聲道：「你不可以這樣想啊！到時你們定會被捉回來，不要一時衝動啊！
你……你們會後悔。」 
 
紫玉默然，出神的想了一想，從甜蜜的笑容到愁容滿臉，然後她望著我，眼裏的
曙光很熟悉。那種堅定的目光，充滿著對將來的希望的目光。然後，紫玉淺笑道：
「我不會後悔的。」 
 
那一刻我望著紫玉的笑臉，想起第一天睡板間房，我問月芳：「你會不會後悔？」
我清楚記得她笑說不會後悔。 
 
後悔？那是甚麼？那是因為我帶給月芳的不是幸褔，而是痛苦。一切的約定灰飛
煙滅了，我留給她的只有寂寞與無謂的負擔！那天聽到別人的心聲：「唉，大好
青年……本來在自己家中，過些好日子，不是很好嗎？唉，辛辛苦苦走出來，結
果呢……唉。」我沒有反駁的餘地。這十幾年來，我一直反省，一直補救，即使
是我以往所不恥的東西，我也會做。只要可以為這件事，作一點補償。但是那一
刻，我假設月芳問我有無後悔，我無法想到答案。 
 
自此紫玉變得很開朗，我從來沒有見過她這張幸褔的臉，她還變妖術給我看，變
成我、子龍與子服等等。可是，她這個樣子我只見了一足一個月，他們就逃去陽
間了。我奉命與幾十個武藝高強的人捉拿他們兩個人。我們找了很久都找不到。
回來後子服暗中給我三張紙條，一個收邪袋。給子龍的紙條是：「只有紫玉自己
知道不能在陽間逗留太久，否則飛煙滅。你跟她回來，不要誤大事。」；給我的
是寫他們在那裏，吩咐我小心行事，看完自己的紙條燒了它；給紫玉的是：「子
龍與你犯下彌天大禍！你跟洛仁回來，判官不追究你們！」 
 
捉到他們之後，子服只交出子龍，推說我只捉到他。判官滿歡喜以為紫玉回來，
結果我只捉到子龍，他怒不可遏，卻忘記了我根本不可能捉到子龍，我們的能力
差太遠。自此之後，他每天拷問子龍，威迫他講出紫玉所在。可是子龍一句說話
都不說，滿身傷痕也是如此。我幾次求情都被判官鞭打。過了不久，他厭倦了，
要殺子龍洩忿。於是手執鋼刀，一刀插入子龍的心。 
 
可是，死的卻是紫玉，為什麼她要那麼傻，用妖術變成子龍？我不明白，我扶著
倒在地上的她，判官呆呆的站在一旁。 
 
紫玉淚如雨下，不斷深呼吸，她傷得很重。我想，那幾天的嚴刑她是如何捱下去
的？為何要一個女子受這樣的痛苦？子服到底在做甚麼？ 
 
心裏有很多疑問，紫玉不斷咳嗽，她還是笑著告訴我：「……我聽了你的故事以
後，想了很久，我鼓起勇氣去相信這個世界還是會有人為了愛情而犧牲自己……
我很想試一次……跳出這個地獄，與他長相廝守……。我可以做的，都是你教我
的，很短暫，我……很羨慕月芳與你……可以…再見……」 
 
我很久沒有流淚。 
 
我跪在那裏扶著斷了氣的紫玉。那眼淚是……是紫玉教我，也是以前的洛仁教我
的。紫玉慢慢化為一絲紫輕煙，凝聚成一顆「紫玉」。落在我的掌心。子服命人
捉拿我，說我聯同子龍作亂。他將「紫玉」拿去，然後告訴判官，可以用一年時
間，聚合紫玉的靈魂。判官從呆滯變得高興。打了我兩記耳光，然後將我收監。 
 
子服在監裏說，判官不日要殺我，他會設法送我走。我說我很想等月芳，他說我
沒有命等她到來。我的心情很複雜，以前為了補救、贖罪，我一直在等月芳回來。
假如我走了，月芳投胎了，我一生都只有活在後悔之中。即使那樣都不要緊，但
是不知判官會怎樣對她，會不會好像紫玉那樣，我不敢想像。我求子服，我跪了
下來，不斷叩頭，求他幫我保護月芳，送我到十八層地獄都沒有問題。我想以無
限的痛苦，忘記以往衝動的自己。 
 
子服微笑了，他很少會這樣的。他要我到一個地方，就是投貽到陽界，轉世為人，
判官才沒有能力加害於我。但我要先到「望鄉台」，等一個人…… 
 
在遠方，我見到子龍的身影，好像第一次見他時，那樣的威武。 
 
 
 
 
 
 
 
 
 
 
 
 
 
 
 
 
 
 
 
 
 
 
 
 
 
 
 
 
 
第四回   死而復生 
 
我重生後已經二十多年了。再次面臨死亡，好像是一種解脫。因為沒有答案，比
死更痛苦。我寧願可以衝動，這個時代不是我的時代。 
 
一九八七年的十月二十九日，我投胎到葉家，叫葉臨風。因為我灌了孟婆飲湯，
所以我沒有失去記憶。其實我經常回想，是否飲了還好過一點呢？ 
 
投胎以後，最辛苦是等待長大。那個「爸爸」很麻煩，常常抱我。在無法活動的
時候，我常常想東西。我看著音樂鐶在轉，好像一生都將會一樣，轉不出這個圈。
有時見到「母親」，想起自己的兒子與月芳，不知她們生活得如何。非常擔心判
官會不會追究到他們身上，想得多了也沒有用，最後我還是會睡。我從來沒有哭，
父母有點擔心。他們都很疼愛自己的小孩。 
 
我的第二個童年無聊地渡過。第一個童年是洛仁的，第二個童年是臨風的。洛仁
的童年在屋村裏，左鄰右里的小孩經常一齊玩。當時我沒有那麼幸運，只是玩「跳
飛機」、「彈波子，石子」、「捉迷藏」。去「荔園」玩是努力讀書的源動力。可是
我的心靈很滿足。臨風的童年總是要上很多課餘活動班，在家裏鮮有與鄰取小孩
見面的機會。想擁有甚麼玩具都可以，與很多小朋友一樣。而且有很多機會接觸
不同的樂器。為考入名校，還要上很多數學、英語、普話班。 
 
以一個成年人的智慧應付，還真有點吃力。成績不好的小朋友，經常被罵，這個
年代甚至有小朋友因為考試成績不好而自殺……這是甚麼世界，父母是用甚麼評
定小朋友的幸褔？「望子成龍」通常是父母的口頭蟬，而背後的虛榮心，當然藏
得很好。 
 
我讀小學五年級的時候，第一次回去荃灣找月芳。三十年沒有來過，我幾乎不知
道自己以前所住的唐樓。拿著地圖，左看右看，終於到了咸田街一帶。我慢慢走
上唐樓樓梯，用一雙小手摸著熟悉的牆壁。自己家門變了道鋼閘。四周都添過漆
油，但是唯獨月芳刻過的牆，還是如初。 
 
望到月芳的子以及這條令人愛恨難分的樓梯。我每見到一事一物，聯想起以往，
就好像牆壁一樣，不斷刻下傷痕，又不斷添加新的漆油。年紀越來越厚，心情也
因為添加的東西，一年比一年沉重。我站在門外，一直都不敢按下門鈴。 
 
門忽然打開了。眼前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問：「小朋友，你找誰呢？」 
我心跳得很厲害，問道：「這裏是不是施家？」 
他道：「姓施？這裏不是姓施的，全層都沒有人姓施喎。小朋友，你找錯地方了。」 
說完正要關門。我不由自主的急問：「請問你認識施洛仁嗎？或者梁月……」 
 
青年轉過頭來，驚奇的望著這個小朋友，帶點悲傷說：「小朋友，你為什麼要找
他們？你是？」 
我說：「你認識他們嗎？我是……」但一時又想不到原因。大家就這樣默默過了
數秒。 
他嘆道：「洛仁叔叔過了身近三十年，十年前我與梁姐姐都失了聯絡。」 
我一時呆呆的出不了聲，卻又認不出這個人是誰。 
我只好無奈道：「謝謝你。」我走的時候發現，門口信箱有鄧宅二字呢！ 
 
我搭著地鐵回家，突然過了幾個站，月芳走過來坐在我身旁。我哭了，月芳也哭
了，嗚咽道：「你去了那裏？為什麼不找我？」我說：「我有找你呀，但你搬家了，
我完全沒有你的消息。」大家半响沒有東西說。我看見月芳容顏沒有老過，奇道：
「月芳，你還是那麼美。啊？為什麼你沒有變呢？」月芳笑而不答，卻站起來走
了。我當然死抓不放，急道：「為什麼你要走！為什麼？……」月芳道：「小朋友，
你做咩呀？放手啦！」當我打開雙眼，原來整天走得太累，倒頭大睡，南柯一夢。 
 
就這樣，我常常一個人坐地鐵。在月台上，人來人往，我希望可以見到月芳。我
緊握雙拳，又把它們張開，跟自己自言自語，我一定要見她。一班班列車來來回
回，每開一次門，我都會望著外邊，車箱的每個人都不會放過。最後望著最後一
個人離開，我最後也一個人離開。 
 
當我在列車裏四處張望的時候，與我同年的小朋友常常打電子遊戲機，他們大部
分都身形龐大，而且帶眼鏡。大人們都在做自己的事，看報紙或者看書。有些「好
心」人讓坐給別人之後，露出虛榮的笑容，四周張望。有人站著睡倒，有情侶在
車箱裏親熱，有人看書。就是沒有月芳的笑容，月芳的身影。 
 
我很晚才回家，初初給家人罵了很久，後來他們都漸漸不理我了。 
 
現在大厦很高，萬家燈火。我在回家的路上，最愛望向天空，望著星星，著大厦
的每一點星光。找了五、六年，沒有一個消息，我開始焦急。有時我只希望發一
個夢，就是在地鐵的夢，夢見她也好。可是上天連一個夢都不給我。 
 
我讀中三的時候，十五歲，等了十多年。放棄的念頭不斷湧現。我在晚上的山頂
望下去，才知道香港很大，很美。可是月芳在那裏。那一點燈光是她的家？那一
點車輛是她的實？那一點星光代表她？有誰可以告訴我？ 
 
是不是忍了十五年的淚水的關係？那晚我心碎了，眼淚與痛苦一齊流出來。我不
斷大叫月芳的名字。我還有半分期待，因為電影裏的角色，在這麼無助的時候，
不是總有人會幫助他嗎？我停了哭，靜靜聽著風聲，將眼淚吹成一條條裂痕，劃
過我的臉龐。 
 
最後沒有人幫助我，我也幫不了自己…… 
 
 
 
 
 
 
 
 
 
 
 
 
 
 
 
 
 
 
 
 
 
 
 
 
 
 
 
 
 
 
 
 
 
第五回   從何說起 
 
没有人幫助我，卻有一個小女孩待我很好，她叫婕平，與我同級。她小時候没有
了左腳，没有了父親、母親，胸前有一雙戒子，是父母的遺物。她住在爺爺家，
用義肢上學，已經習以為常。不知道為什麼她會對我有好感。平日我在課堂很少
說話。她說喜歡我不說話，總覺得我與別不同。我當然與別不同，因為我實際上
已經可能做她的爺爺了。 
 
我一口拒絕了她，雖然有點擔心她會受不了，但是還是早早了斷好一點。可是她
没有死心，依然待我很好。她受到同學的嘲笑，說她殘廢不要學人拍拖，還追男
仔。我經常見到她一人躲在公園哭。我總不由自主的陪著她，狠不了心。 
 
我們做了好朋友，真的可以談心事的好朋友，但是都是說她的事。我的心事很難
啟齒。 
 
從她的口中得知，她就是麥駿賢的孫女。她說爺爺常常去拜祭一對生前好友。那
就是我與月芳的墓。 
 
我問清楚墓地的地點，是在鑽石山華人永遠墳場。我一步步的上山，沿著石路、
石級，經過不少大石，大樹。那裡一個拜祭的人都没有，只有幾個添「紅油」、
賣財神的老伯伯。在山上望下去，有高樓大厦，有一個球場，還望到海。我跪在
墓前，親手為月芳與自己添加紅油。當風輕輕吹來的時候，它依舊幫我劃出一條
條的裂痕。我抱著月芳的墓碑，痛哭一場。 
 
那一刻，我已想到死。我找到了月芳，卻不見了自己。這個既是自己，又似是別
人的軀殼，應該在這裏做甚麼呢？那時我在想，即使我衝動得很想死，但是這樣
一死，臨風的父母會怎樣？我是洛仁的時候已錯了一次，我不想重蹈覆轍。月芳
死了，我追下去，繼續找尋她，找到了要做甚麼？這二十多年來，一直藏在心底
的問題，終於都問了出來。 
 
那時我真的決定了，要在陽間積極生活！ 
 
我盡力幫助婕平，我也在生活上有所改變。至少我不要再在地鐵站閒逛半天。 
 
過了兩年，婕平與另一個男孩子一起。她很愛他，不是愛我的那種兄妹關係。我
一直當她的心理輔導，知道她們之間的關係。我告訴她要保護自己，再愛一個人
也要保護自己。她就像我的好孩子一樣，微笑點頭，叫我一聲爸爸。 
 
婕平與男朋友發生關係，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可是男朋友很快覺得悶了，分手也
是很普遍的現象。婕平一直很堅強，直到她自殺的一刻，在我眼前跳下大厦的時
候，含淚跟我說：「保重了。」 
 
我望著她，輕輕的好像一張紙在天空飛舞。她要飛到她到的地方，沒有風箏的線，
沒有人可以捉著她，一直飛，找到她的樹蔭為止。 
 
我也想飛，飛到無盡的天空去。 
……………… 
 
子龍站在旁邊，我與他對視一會，然後笑說：「是你嗎？」子龍笑說：「閻王子服
要見你。」 
 
我隨他到我熟悉的地方。子服問我是想留下來，還是投胎。 
 
我沒有回答。我靜靜走近望鄉台，望著那個變化萬千的地方，並不屬於我。我心
裏沒有半點留戀。 
 
我走近孟婆，拿起孟婆湯。那個孟婆叫著我：「洛仁……」，她是月芳，是我找了
幾十年的月芳。拿著孟婆湯，我應該飲，還是？ 
 
 
 
 
 
 
 
 
 
 
 
 
 
 
